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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胡雪岩在经营庆余
堂之初，一天，店里来了一个山
东的药材商。一番寒暄之后，药
材商对掌柜说，他从山东河北
等地新购了一批药材。他拿出
样品给掌柜看，掌柜经过一番
仔细鉴别，发现这些都是质量
上乘的新鲜药材。掌柜大喜过
望，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以
较低的价格定下来这批药材。

可几天过去了，不见这个药
材商把药材送来，掌柜担心有
变，就派伙计出去打探消息。小
伙计出去不久，就跑回来报告
说，山东的药材商已把药材卖给
了不远处的另一家药店德仁堂，
此刻正在外面准备卸车呢。

掌柜一听，非常气愤，就气
呼呼地带着几个人前去找那个
药材商理论。药材商两手一摊，
皱着眉头，为难地说：“不是我
有意背信弃义，而是这家药店
出的价更高。您知道我也有一
家老小要养活。”

掌柜生气地说：“这家店给
你出的价是多少，我再给你每
斤多加五毛钱，只要你肯卖给
我。”德仁堂药店的老板急了，

两人就在当街上争执起来。大
街上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把
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时，恰好胡雪岩外出办
事回来。他坐在轿子上正闭目
养神，突然感觉轿子停了下来，
他掀开帘子问轿夫发生了什么
事情。轿夫说，前面可能有人在
吵架。胡雪岩走下轿子，信步向
前走去。他透过人群，一眼看见
自己的店掌柜正瞪着眼，脸红
脖子粗地跟人吵着什么。

他拨开人群，走上前去，掌
柜赶紧上前把事情一五一十地
讲给他听。胡雪岩刚听了几句，
就向德仁堂的老板作揖道歉，

“对不起，是我对手下管束不
严，请多包涵！”然后带着掌柜
和手下人冲出人群的包围向店
里走去。

回到店里，掌柜不服气地
说：“是那个药材商有错在先。
您干嘛那样低三下四，对那个
人道歉呢？生意场上的竞争再
正常不过了。”

胡雪岩呷了一口茶，爽朗
地大笑，然后说：“德仁堂药店
刚开张不久，还没有立稳脚跟。

咱庆余堂经营已经一段时间
了。欲为大树，不与草争。要想
把咱庆余堂做大做强，就不要
与草争利……首先你不该仗着
咱有一些实力故意压低价格，
才使得药材商出尔反尔；其次，
你不该哄抬价格与德仁堂老板
争执，有以大欺小之嫌。这些都
是与咱庆余堂要做杭州第一家
甚至南方第一家药店的初衷是
相背离的。”

掌柜听了非常惭愧，他当
即红了脸，垂下头来。从此，庆
余堂诚信经营，果真生意越来
越好，因此，
才成就“南有
庆余堂，北
有同仁堂”
的著名品牌。
据《羊城晚报》

晚清将领骆秉章位列“晚
清八大名臣”之一。虽然位高权
重，但平日里乐善好施。他手下
有一个叫张全的小吏，家境清
寒，与身患残疾的老母相依为
命。骆秉章命侄子每月底都给
张全家中送去米粮。

一天，侄子向骆秉章汇报
完事情正准备离去，骆秉章突
然叫住他：“你这月有没有给张
全家送米粮？”侄子答：“没有。
他上月不是已经不再为您做事
了吗？”骆秉章听后，起身倒了
杯热茶放在暖炉边，然后拉着
侄子去园中走了一圈。等再回
到书房，骆秉章把那杯依然温
热的茶递给侄子。骆秉章问：

“倒了茶离开，然后再回来时，
你是希望茶变得冰凉，还是依
旧温热？”“当然希望温热。”“这
就对了。”骆秉章说，“张全刚离
开，如今尚未安顿好，正是最忙
乱的时候。我们再帮他几次，等
他走上正轨后再放手也不迟。
何必人一走，就让茶凉掉呢？”

据《老年日报》

开国中将王必成素以
冷面著称，敢于仗义执言，
一副看似冷漠的外表下，
却蕴藏着古道热肠。

在 1959 年的军委扩
大会议上，作为粟裕多年
的部下，王必成被指定发
言，希望他带头揭发和批
判粟裕。王必成点头“答
应”了，说：“主持会议的同
志指示我，要我揭发大阴
谋家粟裕。我跟随粟裕作
战多年，对他的‘大’和

‘谋’深有体会。记得济南
战役尚未结束，他就向毛
主席建议进行淮海战役，
这个‘谋’有多‘大’，我是
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
有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
他 老 人 家 很 清 楚 ；至于

‘阴’的一面，我不知道，也没
有体会。”

这番发言，掷地有声。在
当时的形势下，敢说出这样一
番言论，王必成的刚直可见一
斑。他的这番发言震撼了一些
人，也感动了一些人。贺龙就
曾说：“王必成可深信，可深

交。”王必成将军之女王苏
炎在回忆父亲时说：“父亲
寡言，但是绝不人云亦云。
他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是不
会轻易地改变和屈服的。在
自己的遭遇上，他选择沉
默；对于他崇敬的粟裕大将
的遭遇，父亲无法忍受心中
的愤怒。”

王必成戎马一生，很少
流泪。但是当粟裕去世的噩
耗传来，他忍不住泪流满
面，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心
中一直愤愤不平，不相信加
在粟裕身上的那些莫须有
的罪名。后来，他要给当时
的总政治部写信，谈给粟裕
平反的事情。粟裕夫人楚青
顾全大局，阻止了他。

1994 年，刘华清、张震
的《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在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刊登
出来。楚青看到后，立即把登有
这篇文章的报纸放在王必成的
遗像前，告诉他，粟司令已经沉
冤昭雪，以告慰他在九泉之下
的亡灵，让他得以安息。

据《老年生活报》

人人皆知李苦
禅先生是国画大
师，却极少有人知
道，在抗战时期，他还是一名出
色的“地下特工”，曾为传递抗
日情报被日寇逮捕，险些丢了
性命。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
变后，北平沦陷，有个叫“新民
会”的汉奸组织，想让李苦禅为
他们撑门面，被严词拒绝。他辞
去了北华美专、北平美术学院
的教学职务，决心不为日本人
占领的学校做事。

距李苦禅家(柳树井 2 号)
不远处，就是北平新街口教堂
的所在地，那里是八路军冀中
军区平津特派员黄浩的秘密驻
地，在学生黄骐良的介绍下，李
苦禅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黄浩
情报组”，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

“地下特工”。
为了便于传递抗日情报，

李苦禅主动提出将自己家作为
“黄浩情报组”的秘密联络点。
家里仅有三间简陋的南房。平
时，他就利用其中的一间半房
屋，一边作画打掩护，一边接待
地下党的同志。就在这个小小
房间里，李苦禅为八路军传递
了不计其数的情报，并帮助许
多爱国青年学生和外国友人在
此藏身。当然，作为一名党外人
士，李苦禅十分懂得地下工作
者的规矩，只要是需要他帮助
的人，他从来不打听其姓名和
去向，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组
织交给的任务。

由于来家里的抗日志士很

多，无形中给李苦禅
的经济造成了很大
压力，时常出现入不

敷出的窘境。为保证这些人转
移时能有足够的盘缠，他就悄
悄到当铺当了自己的衣物换
钱。有时家里粮食吃光了，李苦
禅就去粥棚赊粥，全家人挨饿
是经常的事。

李苦禅的地下抗日行动，
引起了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
1939 年 5 月 14 日，日本人将他
抓去严刑拷打：压杠子、抽皮
鞭，甚至往指甲里扎竹签……
企图逼他就范当汉奸，但李苦
禅什么也不说，硬是咬牙坚持
住了。由于知名度高、影响大，
又没有真凭实据，加上地下党
的营救，日本宪兵只好将李苦
禅“无罪”释放了。

据《老年生活报》

江冬秀是民国著名学者和新
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的妻子，她
从小受封建礼教影响，但并不像
其他小脚女人那样羞怯、胆小、深
居简出。她性格泼辣，有魄力，有
才干，遇事能决断，而且幽默。

1926 年，叶公超归国后在北
大英文系任教，因为他的文学造
诣也非常高，很快与胡适成了好
朋友。一次，二人因为一些琐事
由争论到争吵，谁也不肯相让，
最后两个人闹起了别扭。

叶公超感觉这样下去也不是
个事，这一天，他亲自登门到胡适
家，想着自己先退一步，化解二人
的矛盾。一进门，他就像往常一
样，叫嚷起来：“胡帅哥，我来了，
中午留我吃饭吧！”谁知，胡适根
本不买账，也不接话，转身进书房
了，搞的叶公超非常尴尬。

叶公超觉得，既然来了，就
不能一走了之。于是，他压住心
里的火，直接上楼找胡适，可就
在门口，江冬秀把他给拦住了。
叶公超不解，想让她躲开，他想
进屋直接和胡适谈一谈，可这
时，江冬秀大声地说：“先生还是
不要进适之的房子了，他和一堆
死人在一起呢。”叶公超听后吓
了一跳，愣在了那里。这时，胡适
也从里面出来了，指着江冬秀的
鼻子骂道：“你才与一堆死人在
一起呢。”“你本来就和一堆死人
在一起，不对吗？”江冬秀毫不相
让。叶公超不明白怎么回事，急
忙问江冬秀怎么回事，江冬秀一
本正经地说：“先生，适之书房里
的书大都是历史人物，不都死了
吗，难道我说错了吗？”叶公超一
听，大笑起来，就连在一旁的胡
适也没绷住，也跟着笑了起来，
二人的矛盾靠着江冬秀的幽默，
也就倾刻间烟消云散了。

据《思维与智慧》

陈伯吹是中国著名的儿
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教育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
先驱与奠基人，被誉为“东方
安徒生”。

陈伯吹从 1923 年起开始
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他怀着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执着
愿望，74 年笔耕不辍，把毕生
精力奉献给了儿童文学事业，
创作和翻译了大量儿童文学
作品，出版了百余种著作。他
的儿童文学创作、翻译和理论
研究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宝贵
遗产。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
的猫》、评论集《儿童文学简
论》等。出版翻译了数十种世
界儿童文学名著，包括影响很
大的《绿野仙踪》《普希金童
话》等。陈伯吹之所以能取得
这么大的成就，与他的刻苦学
习、勤奋读书是分不开的。

1922 年春天，16 岁的陈
伯吹从宝山甲种师范讲习所
毕业后，分配到了该县杨行
乡立第六国民学校朱家宅小
学担任教员。作为一位儿童
文学家，他的处女作中篇小
说《模范同学》也是在这所乡
村小学里诞生的。后来商务
印书馆出版时压缩为 6 万
字，并改名为《学校生活记》。
此后，宝山县教育局以陈伯
吹办学成绩优良，给予他嘉
奖，并破格把他从朱家宅调
到宝山县立第一小学去当初
级部主任。在那里，陈伯吹于
每晚九点的熄灯钟敲过以
后，就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
孜孜不倦地笔耕到很晚。

宝山县立小学校长赵镛
是个有识之士，为了支持这个
年轻人，额外地再给他一支

“白礼士”牌的“洋”蜡烛，对他
说：“要早点休息，这只蜡烛点
完，总差不多了吧！”点完这支
蜡烛，也已经是午夜一时左右
了。陈伯吹每晚如此，终年不
断。好在他那时候年轻、精力
充沛，好像每天都有无限的热
情和希望在鼓舞着他，让他乐
在其中、不知疲倦。

据《人民政协报》

民国十四年(1925 年)，冯玉
祥出任北洋政府西北边防督办，
督办公署设在察哈尔(1912 年建
省，1952 年撤)省会张家口一个
叫做“兔耳沟”的地方。

冯玉祥在张家口交了几个
外国朋友，其中有位德国业余园
艺师，中文名字叫梅顺生，他把
栽培技术引进张家口，种的西葫
芦个个都长到七八斤重。有一次
他送来三个瓜，冯玉祥很珍重，
但想到白放着不如做示范，于是
干脆带着这“弟兄仨”进行“巡
展”，每到一地，便召集村民参
观，然后以理说服农人定要科学
种田。他诚恳地告诫大家：“为啥
咱们(种)的瓜又瘦又小，有的才
跟拳头一样？就是咱们墨守成
规，不求进取，不讲究科学种

田！”言犹未尽，又启发众人：“我
们中国是农业大国，种地不讲科
学，就不会丰收，农民就不会富
裕，国家就不会强盛，这么一来，
势必受到外国人的欺压！”

此番话语很有成效，由于冯玉
祥“牵线搭桥”，农民纷纷学习栽培
技术，当地蔬菜种植大有长进。

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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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特工”李苦禅

江冬秀一语化尴尬

骆秉章人走茶不凉

胡胡适适与与夫夫人人江江冬冬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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